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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西汉末年
的一只鎏金铜蚕，长
五六厘米，首尾九
节，蚕头微微抬起作
绕丝状，形象栩栩如
生。这只鎏金铜蚕
是三十三年前石泉
池河镇谭家湾村的
农民谭福全在淘金
时偶得。

谭福全一家居
住的地方因为这个
宗族庞大的姓氏被
命名为谭家湾，这里
风光秀美、民风淳
朴。谭家湾的村民
都坚信没有比池河
更能带给他们安宁
和富足的福祉，他们
因此知足常乐，就近
在池河的河床上安
营扎寨，挖出一个两
米多深的金窝子。

谭福全搭上竹
编的淘金床，每天领
着儿子女儿不辞辛
劳挑沙淘洗。某次，
当他满怀激情从沙坑挖出满
铁锨砂石的时候，发现那一铁
锨沙中有个闪亮的点在他眼
前晃了一下，初以为看花了
眼，掂着铁锨定定地站了一分
钟，再看，眼睛又被那亮光灼
了一下。只一下，他误以为是
遇着瓜子金了，赶紧用手去
拨。然后，他看到了被细沙包
裹的棍子一样的一小截东西，
触摸到指尖却是生硬的。谭
可宝把这个东西递给身旁的
父亲谭福全，谭福全用袖子拂
去上面的细沙，一只活灵活现
的蚕就呈现在他们面前了。

村里的人听说谭福全捡
回了宝物，争相前来观看。小
蚕身形轻巧，金光斑驳，垫重
量却又似金非金。总之，这是
小镇上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过
的物件，既然从地下的沙土里
挖出来，人们纷纷猜想，这是
一件有点年代的东西。有人
说这要上交给国家，有人说应
该不是文物，倒像一个铸金制
品，还不如卖到金店。就连小
镇上有学问的乡贤学究也众
说纷纭，无法定义。老实巴交
的谭福全捏着这只蚕找到县
城的金店老板，他想让人看
看，这物件到底是不是纯金铸
造的。金店老板将蚕举在灯
下横竖左右看了个遍，然后告
诉他，这是镀金的，不值钱！
乡镇、县上的干部也相继赶来
一看究竟，看过之后，便叮嘱
谭福全好生保管，他们会想办
法联系省上的专家过来进行
鉴定。谭福全也想知道自己
捏在手里的这只蚕到底是干
什么用的，但是一等再等，专
家鉴定的事始终没有消息。

此时，有人建议谭福全自
己带着蚕到省博物馆找专家
去，这可让从没出过远门的谭
福全好一阵为难。既担心真
是文物放在自己家里弄丢了，
又担心不是文物自己白跑一

趟。下了很大决心，
谭福全最终借来五
十元路费带着蚕也
带着一肚子疑问进
了省城。在陕西省
博物馆，工作人员告
诉他，要将蚕送交北
京鉴定。谭福全并
未获得更多的信息，
留下了蚕，拿着工作
人员给他的一百元
路费，怀揣着沉甸甸
的 牵 挂 回 到 了 池
河。回家之后的谭
福全默然地守着自
己的心事，一连许多
天不提蚕的事。直
到第二年春上，谭福
全从一位干部口中
得知，他上交的蚕，
经过北京考古专家
鉴定属于汉代出产
的一级文物，以红铜
铸造后施以鎏金工
艺，在全国尚属首次
发现，且仅有一条，
弥足珍贵。此时，谭

福全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跟
家人感叹，“交给国家我就放
心了！”

早在南北朝时期，谭家湾
曾是直州城遗址。因为江南
丝茶远离大西北，山长水远，
交通不便，陕南丝茶就成为商
贾竞相往运往西域和皇室的
重要物资。另据《石泉县志》
记载，石泉到了汉代时期，养
蚕缫丝业达到高峰，作坊无
数，均为官府经营，织工多达
千人。

因此，后来也有人说，丝
绸之路的起点在长安，而源
头，则应是子午道南端的石泉
池河。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这
一说法的准确性，但如果没有
曾经的战马啸啸，没有曾经丝
茶道的繁忙，这里说不定就没
有如此的浩荡大气，就没有今
天融南腔北调于一体的开放
与包容，就没有蚕桑文化如此
的源远流长。

人们或许正是要通过地
下断层、栈道遗迹等等这些隐
藏于大地深处的密码，去破解
一个又一个地方文化的基因，
掀开风云遮盖的面纱，再一睹
当年华夏的风姿绰约。无疑，
石泉池河谭家湾所出土的鎏
金铜蚕让人们看到密码闪耀
开启的玄机，那是怎样矜贵的
一只蚕啊！它提供给研究丝
绸之路的专家一些实证，让人
们更为清晰地看到祖先“筚路
蓝缕，以启山林”的创业精神，
更为清晰地感受到开放与融
合所带来的变革。

绿树掩映，阡陌纵横。历
史随着城垣的消失而演变成
了传说，曾经高大的建筑只剩
下深埋的残垣与瓦砾，它们的
身上长满青草，农家的水牛在
悠闲的时光里踱步。

而现今的历史，一定会记
下谭福全，也一定会记下谭福
全的谭家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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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遍满山的青竹
我似乎理解为什么这里的土
燃烧一般发红
二十多年写诗的心脏
应该是这个颜色

一个诗人一个城市
一条以“诗城”命名的街道

以剑的姿态划过历史
和我们朝圣的目光
和引壶卖浆的麻鞋

远处入云的青山
被发黄的油菜杆点缀
最是那池塘里的残荷叹息
水田里耕牛和农夫农妇

逼真诗人青莲一般的心
祠堂，还有衣冠冢
还有香火
还有磨针的传说
只是诗人成名后的故事
我们关心江油的山路弯曲
还有溪水里的石头
讲述李白难以诉说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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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居住在终南山。
来过山上的朋友，都羡慕我。这里有

山、有水，有大自然的天然景观；春天鲜花
满地，夏日浓荫织绿，秋有满月冬飘雪。这
里虫鸣蜇起、鸟唱蝉嘶，还有就是从峪口间
吹来的爽身的风。而最重要的，是空气好，
气温还低，天然的氧吧和空调所在地。

你站在一个高处，就可以鸟瞰整个
西安。

没有了车马的喧嚣，整个人都浸润着
终南山的风花雪月。更要命的是，我开辟
了一块菜地，种着莴苣、大蒜、茄子、蕃茄、
黄瓜、豌豆、白菜、胡萝卜等各式蔬菜，不喷
农药、不上化肥，为天然有机绿色食品。每
有朋友造访，于地里摘些时蔬，凉拌热炒，
那是一个翠嫩新鲜。

我不是隐士，却胜似隐士，直比那陶潜
与王维了。

要说王维，他怎么能比得上我呢？
当年，他当官当烦了，就要乘坐四轮马

车，或者被几个人抬着轿子，跑老远才到了
辋川，拣一没人的地方，写诗参禅。那个时
候没有水泥或者柏油公路，车轮子也是硬
木做的，走起来一路扬尘不说，车板子会硌

得他屁股疼。我现在却可以开着自己的胶
皮轱辘汽车，一冒烟就上到了半山腰来。
即使我不开车，每个峪口也都通了公交车，
想来分分钟就到。

上大学的时候，曾登过一回南五台，在
一处破败之地，看到有几间房子，里边还贴
着白净的瓷片。据说，它曾是刘澜涛的度
假别业。如果简单推想便可以知道，王维
当时的辋川别业是个什么样子，条件哪里
比得上刘澜涛的呢？更哪有我现在住的两
室一厅惬意呢？可你仔细想想，我又怎么
比得上王维呢？

作为当朝重臣，且不说人家有多少人
前呼后拥地伺候着，仅当时的自然植被茂
密，蜿蜒山路的迂回，流水汤汤的清凉，人
烟稀少的幽静，咱都是望尘莫及的。咱未
曾做官，哪里能知道这官的好处呢？又有
谁，能像王维把做官与写诗这样完美地结
合于一体的呢？

近些年来，西安盛产雾霾。这雾霾到
了南山，被大秦岭这么一挡，没有了去处，
于是就沉了下来，把清幽的终南山弄得跟
仙境一般。想那王维先生，一定不知道雾
霾是个啥景致吧。那个时候肯定也有植被
破坏，肯定也有烟雾缭绕。这一点，你只要
读一读白居易的《卖炭翁》就能知道。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这南山，可

不就是终南么。
但那时的烟雾里，没有现在的化工成

分，没有致癌物。终南山，是个大概念。从
周至到蓝田这一截的秦岭，都叫终南山。
南山，其实就是这一段秦岭的北坡。这北
坡共有七十三条山，七十二个峪口，七十二
条河流。山的南麓，属于汉中、安康和商洛
的地界。

一座秦岭，一条黄河，阻隔了秦地与外
面世界的连接。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终
南山的神仙肯定是多得不可胜数。但真正
让终南山天下驰名的，还是它的险峻、高
深、幽远，气象万千。当然，还有那些因山
而名的大咖们，更是让它威名中外。除王
维外，还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祖咏、杜审
言、张乔、林宽、王贞白、韩愈、岑参、杜牧等
人都对大终南给予了深情歌颂。

这么多的诗人为终南所吸引，这么多
的诗又吸引了无数的后来者。因此，就有
了大量的隐者幽居于终南山中。中国的隐
居史，不知从何时起。现在我们约略可以
知道的，应该是商时的伯夷与叔齐吧。再
往后，则属周前的姜子牙，汉末的诸葛亮
了。而把这一活动推向高潮的，应该是南
北朝时期的陶渊明。诸葛亮和姜尚，是入
仕人的榜样；陶潜和谢灵运，则是出世者的
楷模。隐居者的目的并不一样，有许多人，

当然就是以此来沽名钓誉的。
据说，在唐代的时候，有个叫司马承祯

的人，在距都城长安不远的终南山住了几
十年。他雅号为白云，以示高洁脱俗。唐
玄宗知道后请他为官，却被他拒绝了，于是
命人给他盖了一个院落，请他在里面抄写
校正《老子》一书。完成这项任务后，司马
承祯到长安拜见了唐玄宗。在长安，司马
承祯遇到了也曾在终南山隐居，但现在已
经为官的卢藏用。卢藏用早年求官不得，
故意跑到终南山隐居。他认为隐居在终南
山上，可以引起皇上注意，所以很快就达到
了做官的目的。两人见面，说了几句闲话
之后，卢藏用抬手指着终南山，开玩笑说：

“这里面确实有无穷无尽的乐趣啊！”司马
承祯实在是不想做官，便边开玩笑边讽刺
地说：“不错，依我看来，那里何止是有趣，
简直就是做官的捷径啊！”

于是，便有了终南捷径的成语。
其实，终南何曾有过捷径。你想到达

的每一个山峰，想进入的每一个峪口，都必
须靠着脚板去丈量的。你沽名也好，钓誉
也罢，没有三下两下，怎敢跑到终南山里打
架。藏龙卧虎的终南山，只不过给这些隐
居者，提供了一个栖身之所，若真的想兼济
天下，放眼世界，你还须有真本事。此谓，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开年不久，几个老友相约凑到了一起。相聚自
然免不了要小酌几杯。于是，我从家拿了瓶自己泡
的桂花酒。

饭桌上，我给每人斟了一杯，招呼着请大家先
闻闻，尔后再咂上一小口，品品、回回味儿。说话的
功夫，屋子里已经有了淡淡的桂花香，甜甜的香气
使得屋子顿时温馨起来，大伙儿的话也多了，由望
着酒杯凝重不语渐渐露出了笑脸和惊喜。

酒杯里，高度的老白干在桂花的浸染下失去了
愣头愣脑的冲劲，酒色如蜜蜡般诱人，气味柔和醇
香。都是第一次喝这样的酒，大家有些兴奋，头杯
下肚，咂吧咂吧嘴，好像没有品出什么味，紧接着又
仰脖连干了两杯。我也是兴奋不已，是那种难以掩
饰的，有与人分享后的快感，也有些得意的成分。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喝酒还是众乐乐的好。

酒是去年中秋泡的。那段时节，单位院子里的
桂花开得正浓，沁人的香味直往人身上扑，不由得
想去看看它，一睹它的芳容。

午饭后，在院子里散步，正是秋高气爽的时
节，徐风拂面，飘来桂花的香气。我寻着这香味
来到了桂花树下，但见树冠的枝叶丛中隐逸着许
多如黄豆粒般大小的银白色小花。香气就来自于
这些小花。“太不起眼了”，我脱口而出。假如没
有香味的吸引，估计是不会有人注意到它的存
在。但大自然是神奇的，总能公平对待它的每一
个成员，让平凡的生命感受到存在的价值。诗人
李白说，天生我才必有用。贾平凹先生也曾讲
过，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光芒。桂花便是如此，
花不媚世、香气怡人。

闻着浓郁的香气，想起了毛主席《蝶恋花·答李
淑一》诗词中的一句，“吴刚捧出桂花酒”。桂花酒
是什么样的酒，味道如何？没有见过，也没有尝
过。想到此，便动了摘些桂花泡酒的念头。

我对同事们说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大伙儿热
情都蛮高。四五个人，搬梯子、拿盆子，摘的摘、接
的接，不一会儿摘了多半盆。过路的人好奇，问我
们摘桂花干啥？我告诉他，为了把香留住。他越发
好奇，追着问如何、如何……我笑而不语，不再接
话。因为我还没有试着做过，没做成的事儿是不便
乱说的。

我有种情结，喜欢喝自己泡制的酒，投缘，对脾
气，不醉人。老是觉得市场上卖的瓶装酒缺点啥。
现在酒的包装越来越刻意，瓶子制作的也越来越精
美。酒与酒之间除了牌子、香型、度数、价格差异
外，几乎没什么分别，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喝到嘴里
一股子同样的味道。有酒气的冲劲和酒精的刺激，
缺少香气和情感的热度。

瓶装酒是拿来饮的，适合应酬时喝。泡制的酒
比较私人化，经过主人的调教，融入了个人感情，如
同一匹被驯服的野马，温顺温情，多了些柔和，绵柔
中带着一股子不服软的刚劲。

我是把酒当朋友来看待的，喜欢它，也了解它，
故而与它保持着一种有节制的距离。我把酒视为
朋友，是因为喝酒是件有趣的事。一人独酌，举杯
邀月，对影成三人，这酒喝得是一种心境。二三人
浅酌，东拉西扯，毫无顾忌，这酒喝得是一种友情。
四五位雅酌，多是有共同爱好的人在一起聚聚，趣
味相投，这酒喝得是雅兴。

老友们喝得兴起，不多会儿一瓶子桂花酒就见
了底，言语中还有些意犹未尽的遗憾。我笑笑，言
道：“口有余香，还可回味，友情如这酒，陈酿更香。
今年再多摘些桂花，多泡些酒，年年都把香留住。”老
友们一边鼓掌，嘴里边一个劲地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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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市地铁列车车厢，人不是很
多，座位上稀稀落落坐着几个人。
一个年约四十的女人，衣着不太考
究、却也不太邋遢，居然旁若无人
大快朵颐，她在啃甘蔗。她的脚下
已经有一堆甘蔗皮了，她还在啃，
很执着地啃。有一位年龄相仿的女
人实在看不过眼，就走到她跟前，
小声劝她不要啃了，要注意车厢的
卫生。女人停下了那张嘴，继而开
口反问劝她的女人：“我吃甘蔗碍
了你屁事，你多管闲事，不累啊？”

劝人的人在众目睽睽下很尴
尬，她下车了。

啃甘蔗的女人继续啃，大口地
啃。她的旁边已经没有一个乘客
了，乘客都像躲瘟疫似的远远躲开
她，看着她一意孤行地啃。直到她
下车，座位下留着那堆足有一簸箕
的甘蔗残渣。多数人都视若无睹，
匆匆地上车了，又匆匆地下车了。

啃甘蔗的女人回家后，很可能
继续愤愤不平，她也许会告诉她的
孩子：“有一个臭女人爱管闲事，居
然管到老娘的头上来了，我吃甘蔗
咋啦？我想在哪儿吃，是我的自由
……”

那位被奚落的女人回家后，也

会愤愤不平地告诉她丈夫：“现在的
人，素质太低，在地铁里啃甘蔗，还
不听劝，嘴跟刀子一样……”

在地铁里啃甘蔗，是一桩奇闻，
涉事者也许极少。但因劝告不文明
行为遭遇谩骂的，却绝非个别。

某省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一个在电梯里抽烟的老者不听劝阻
而大吵大闹，结果气急败坏，一命
呜呼。家属把劝阻者告上法庭。一
审判赔四万多元，二审幸遇明白的
法官，分文不赔。一时在网络上激
起了层层涟漪，网友们很感慨，感
觉到终于有一口恶气脱口而出了。

然而，这只是一个偶然的幸
运，多数的类事，或不了了之，或
干脆就颠倒黑白了。

在地铁里啃甘蔗，也许只是个
别人的丑闻，但是在公共交通上吃
东西，却相当普遍。

尤其是在早晨高峰时期，有一
次我坐在古城西安的215路公交车
上，一位女士一手紧握着车厢里的
栏杆，一手捏着一块硕大的油炸韭
菜合子，她吃一口，车里就飘起韭
菜的味道，地下也落下韭菜的渣
滓。我仔细观看了这些在车上吃东
西的男男女女，他们都是当今中国

的主要劳动力。可是他们的举止，
既粗鄙又猥琐，令人怅然。

作为普通老百姓，不奢求他们
有多高 的 学问，有多清晰的头
脑，有多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
有诗和远方。只要求他们能自尊
自爱，设身处地为自己着想，自
觉维护大家都赖以生存的人文环
境和自然环境。然而多数人却做
不到，这又是为什么？

其实，一个民族也好，一个群
体也好，价值观的混乱，必然会导
致行为的混乱。这样的问题，尤其
是散漫在这个社会各角落的素质低
下、行为乖张的诸多现象，都源于
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出现偏差所产生
的负面效应。

随便在大街上询问一个骑着摩
托倒行逆施的人，他绝不会有正常
的判断力，正常的思维能力，他的生
活是投机性的生活，他的未来，也是
不确定的未来。

《诗经》有话：“种瓜得瓜种豆
得豆。”一个社会，想得到什么，就
必须播种什么。这是几千年实践
后的真理。

■笔走龙蛇■

□□高均善高均善

夕阳西下漫步在文昌门外的护城河畔，那改建
后的护城河，水波轻粼，几只小船飘在上面，别有一
番小江南的味道。赏花心悦、闻草芳香，那闲散的
行人便多了一份惬意。

突然天空下起了雨，洗漱雾霾严重的天空，
我便迈步跑进了书院门。这是我居住过的地方，
我很喜欢漫步在这古色古香的街巷，每日闻着那
满街飘舞的墨香，书客们一席洁净，如青衣少女
曼妙轻舞，那画浓抹淡黑白分明的线条，那红、
橙、黄、绿的圈圈点点，仿佛让你走近了山水，
走近了画卷，走近了千古柱立的碑林，那二胡婉
转的秦腔老调，那埙声的悠远，那古琴瑟瑟上撑
起的华章，都摆在你眼前，仿佛你又回到了那悠
悠的历史长河，回到了邻家爷爷的故事里。那是
关中书院有名的学府，那是碑林博物馆古时鉴定
文字的大字典，那是宝庆寺的塔，那是于右任的
家。孩子们缠绕的情景，似如昨天，你又怎能不
爱上这条街巷，这一方城的风流儒雅也竟显此
处，远离尘世的纷扰。

萧瑟的风雨肆无忌惮地惊扰了我思绪，我紧了
紧衣服，用手遮在眼前，看那泼撒在老城上的雨水，
好像在讲诉古都人民所承受的厚重历史。你听，你
听到了吗？

那六角的古灯明了又灭了，灭了又明了，我心
中的那条老街巷，旧貌换了新颜，它洋溢出的篇篇
弦韵，把这一城的文化醇香散播到五湖四海……

心中的那条老巷心中的那条老巷
□□贺小玉贺小玉


